            第六章  从修道院走出来

    此时，父亲治平除了留点零用钱，工资都交给我安排家用。安邦坐满三年刑期从劳改队释放，东一顿西一餐在外面混，很少回来，兴国和阿弟一个住在通用厂，一个住在朋友家，知道家里多了一张闲嘴，他们每月尽量省些钱交回来。我被大家抬着养着，像个寄生虫，心里非常愁闷。
不久，十五段新上任的曹户籍来我家，他建议我改正缺点错误，还是回机修组上班。我问，我的缺点错误在哪里？他劝我：“在机修组，你年龄算大的，要检点自己，在年轻人里带个头，不要挑拨离间……” 我一听，暴跳如雷，管不着面前的人是谁。“什么？说我挑拨离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最痛恨的就是挑拨离间。”我不容他人置喙，一无遗漏地把这个庙小鬼大王八多的机修组，偷懒偷东西偷人的丑事，从当头的李从芳到下面的工人们，从外面的“機關”到内里的名堂，上班鬼混，下班打群架杀人，凡此種種缺点错误甚至罪行，都揭了个够。我问，现在我离开了，他们的架比过去吵得更激烈更频繁又是谁在挑拨？正直的人是挑拨得起来的吗？且不提我为机修组义务加了多少班，且不提我做事有多尽力多认真，只消查一查我的生产记录，再看看接任我工作的人，十天半月里究竟交出了几个产品，你就知道谁做事谁不做事专门挑拨，你就知道人與人不同，花有几样红，其中的差别有多大！
真有羅切斯特把教堂所有的人引領到他的莊園裡，當眾展示他心爱的簡۰愛和他長久善待的瘋子老婆： “看看这天壤之别！”心中的彻底痛快。
非常有趣，這個戶籍既不指責我“反攻倒算” ，也未批判我攻擊“革命群眾” ，而是認真聽完我說話，未表态，拍拍屁股走了。
話講得很過癮，争硬气，堅決不回機修組。“不食嗟来之食”，那就准备饿肚皮！

    操縱老百姓“勞動－飯票” 大權的街道革命委員會勞工委員“李白毛” ，一口拒絕給我工作，他說我是自動離職。

张文秀借給我一架缝纫机，说是借，倒更像是偷，大家都在做贼。为了避免双方地段积极份子看见，怕他們指责张文秀同情反革命，治平不敢去她家拿，由她把缝纫机运到较场口，治平再从那里驮回来。我用它操起二十多年前十一二岁心慕手追自学的手艺，为刺绣厂外发枕套绣花。第一个月下来，得了二十五元钱，除去棚子机针丝线，净挣六元。

工厂拿出来的加工货按件付钱，是选了又选没人要的最费工最不赚钱的活路。首先，本厂的计时工们选，然后，发货人厂外的至爱亲朋熟人熟脸选，落到我这个新人手上，只能是图案最复杂分值最低的“鸡脚杆”——几乎没油水可言。这就是说，我得要投入比别人多得多的时间精力来换取饭票。除了吃饭，我每天从清晨八点到晚上十一点共十四五个小时，我都勾腰驼背在缝纫机上，天天如此。我是新手，就算第一个月我的凈收入是二十五元，平均每小时工资不到六分人民币。

活到三十四岁，我才体会到，当一个人以每分钟每秒钟作为计时单位，分分秒秒都与金钱挂钩的时候，是什么滋味。就像奥林匹克的短跑运动员，每秒钟甚至于十分之一秒钟都是至关重要决定勝負的时刻，那种紧张与激烈可以令人精神崩溃。之所以运动员们的精神没有崩溃，那是他们的紧张激烈只需紧持十秒十几秒就过去了，而我，则是每时每刻每天都在为挣钱紧张，分分秒秒在赚钱机的压榨下过日子，心提到喉咙口，胸口隨時被沉重塞住。

當亲爱的狱友来看我，我脸上荡着笑意，心却在哭泣，牵挂着缝纫机；我嘴上挽留他们多呆一阵，心却盼望他们快点离去，好多出一点产品；送去车站，半路上我扔下他们赶紧回家，回家好做机器人；一边干活一面骂自己混帐无情义，又想追出去再送友人一程。 

我到底是谁，一直自视清高，视钱为无物，现在卻老想著掙錢，想着要我命的“挣钱”机……

心要你往西，現實強迫你朝東，处处在自相矛盾，时时心口不一，我体会到，精神就是这样分裂的。才两个月，我已极度疲困，脸黑面瘦，睡眠比过去更糟，神经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我不得不放弃鸡脚杆活路。

    幸好，还没有精神分裂，救星就来了。高中同学朱文萱的丈夫叶光远说：“齐家贞需要帮助，我们应当为她做点事。”他敲开了凤凰服装厂的“后门”，该厂姓向的团支部书记破格收我进去。
     我的工作是提着三公斤重的熨斗熨烫男士衬衫，它计件不计时，可以早来晚走，当然不能早得尚未开门，不能晚到要关门還不走，所以做工时间还是有限度的，比每一分鐘都與賺錢掛鉤的機器繡花好多了。第一个月我挣了二十六元，与机器绣花不同，它需要的是汗水与体力，而不是机针和丝线，所以，二十六元是纯利是净得，不仅上班时间比机器锈花短，挣的钱多些，精神压力也小了。
     本来，我可以多挣一点，如果有师傅或工人愿意给我指点，教我衬衫的哪些地方要有“卖相”，需要多打一熨斗，哪些地方褶在里面，基本不需烫，而不是现在这样平均使力面面俱到，我完成的件數将大增，工资可能加番。但是，没人愿意同我打交道，没人愿意帮助我多挣两个钱，他们全都是该厂的职工家属，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大家用疑惑甚至恶意的眼光打量我，这个根本不认识，绝对不是凤凰厂职工家属的外人，到底是靠谁的面子进这里来的，好像我是只钻进羊群的狼。而我也把自己孤立得远远的，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是个劳改释放犯，以及这只“狼”是怎样钻进这群“羊”里的，我不能让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向书记受我连累。所以，我守口如瓶，狼尽量躲开羊。
 初中同学黄有元的三姐，很了解我的过去，知道我终于找到烫衣服的职业后，出于对妹妹儿时友人的关心，叮嘱黄有元：“告诉齐家贞，叫她安心干这个工作，烫一辈子衣服。”

我感谢她的好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当然愿意一辈子当烫衣工，有口飯吃。关键在于他们让不让我烫下去，別說燙一輩子，就是燙一年兩年也不容易，权在他们手里。这个工作其实是肥缺，那些体力好懂诀窍的老手，一翻一件，一翻又是一件，最多的一个月可以到手一百元。才去的新人，只要有人点拨，进步很快，挣五六十元是常事，家属子女排着长队在等候空额，每个人都绰有余力把我這只狼挤出羊群去。
不清楚背后有什么活动，他们真的把我挤了出去。我被调到机器锁扣眼钉纽扣，月薪是死的三十四元五。和我一起干这活的还有一个女工，我实在不懂，这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女子，为什么老是昏头昏脑出错，不是袖口的扣眼打错了地方，就是男衬衫前块多打了一个洞，返起工來比做一件新的還麻煩。我从来没有出过一次错，生意淡季时我被放了，因为她是该厂一个裁缝师傅的女儿。
 我失业了，时间又多得成灾了。
    友人許金英请我带她五岁的女儿圓圓，金英對我非常好，正找不着機會報答她。圓圓长得胖嘟嘟的，我深怕她在我手上掉膘變成扁的了。一日三餐，我装狗叫装猫叫哄她吃饭；中飯後我費尽心機要她午睡，“吃了就睡，油才爬背” 。我父亲下班回来，让她骑在肩上，一老一少去较场口捡鹅卵石；晚上，不管大家多困，先要滿足圓圓做三十五个前滚翻后滚翻才能打地鋪睡覺。圆圆精力充沛，整日东跑西跳，跟在她后面很辛苦，但是，小圆圓为我们制造笑料：她对金婆婆不礼貌挨了两个手板（象征性的），她批评大人打她对她不礼貌；她说鸡妈妈教鸡妹妹吃虫，她也要吃虫……这个屢遭风霜雨雪洗劫的家，终于有了点笑声，有了點家的氣息。

因为带圓圓，带来了一段故事。

蒋忠梅的女儿到我家见到可爱的圓圓，非要带她去她家玩，说好第二天我去接她回来。当时，我成功导演的“恶有恶报”揭穿小梅妈妈“跑二排”( 公安局暗探) 真面目的戏刚演不久，两家关系处于“渐渐淡出”的阶段，还没有完全绝交，仍是“好朋友”。

 去蒋家接圆圓，我见到一位戴眼鏡的客人，近四十岁，中等身材，五官端正，眼睛炯炯有神。他头发稀少，背后就能见到的方腮帮显出一种刚毅，一望便知是个聪明人。他正坐在桌旁抽烟，抽烟的姿势很优雅。

见我仔细向蒋忠梅打听这二十四小时内圆圓的吃睡情况，这位客人以为我是圆圓的母亲，向母亲美言几句她的孩子，那是最得体的恭维。

他向外扬扬手对我说：“圆圓很乖，今天中午的牛肉水饺吃得不少，也睡了十多分钟的午觉。”

他就是老柳，柳其畅。圆圓正和他八岁的儿子柳晴在外面追来追去，只听见她不停地叫着小哥哥小哥哥和一连串咯咯的笑声。

小哥哥是個百里千里挑一的小胖子。跑的時候，兩個拳頭大的肥奶子在汗衫裡蹦上蹦下，因为身子也肥，兩只肥膀子老得像雞翅膀似地撐開，一雙小手伸出來，圓圓滾滾的指頭根上連著十個深深的酒窩，可愛極了。但是，他的臉不肥，具有雕塑美的面孔上每根線條都無可挑剔。看到这张脸，你不得不讚美他母親的美麗（当然还有他父亲），遗憾她为什麽今天缺席，同時，你也得讚揚他父母親在健康的胖儿子身上所付出的辛勞。
老柳后來告诉我，他从蒋忠梅处得知我的情况。蒋告訴他，齊家貞是獨女，父母的掌上明珠，一位驕傲的公主，要不是那十年牢獄，她怎麼會在這裡同你我認識。奇怪這個公安局暗探，她對我怎麼會有這樣的評價。

一周后，柳其畅约会我，去枇杷山公園拍照，除了我，父親和治平都邀去了。當時，擁有相機是普通人的夢，不像現在，抓一把城里人，十里九個半人有相機。老柳那部是世界名牌德國的蔡斯，拍的數張照片效果都很好，特別是我的兩張單身照，眼睛裡曾經有過的光輝是暗淡了，但三十五歲的我，一雙大辮子，看上去还是很年轻。

老柳五七年给打成右派，开除军籍回家自谋生路。这些年来，他遍嘗生活艱辛，当过钳工、糊信封工、剃头匠，卖过中药小单方，现在洗印照片为生。如果哪天他钱挣得多，就带着独儿子去餐馆“杀一顿”，他滿含愛意和驕傲的眼睛，盯着站在椅子上的儿子神气活现地宣布：“要大份！”

八年来，老柳用他多种多样的生存技术和不断积累的生意人的精明狡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政策的夹缝中，把十个月就没有了妈的儿子带大。他现在已不再是那个单身爸爸跑到药房求援，“有没得停止想心思的药”，售货员劝“那你就不要想嘛”那个时期的他了。痛苦已经过去。

时值盛夏，柳其畅请我去他家作客。那竹木捆绑的房子像个蒸笼，熱得比露天还可怕，手指往额头上一刮，大把汗珠顺着指头哒哒哒摔到地下。我倆撤退到枇杷山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门口，幽幽冷气比现代的空调更令人神清气爽。在这里，老柳向我表示了爱意。

 老柳说他对女朋友有三个条件。第一，相貌要上他的分数线，起码七十。他说：“我打给你七十五分多，八十分差一点。”我哈哈大笑：“是吗，我想我不值。妈妈评我不丑，但并不漂亮，你给我六十分，就恰到好處，我就心满意足了。”第二，要有点文化，初中高中就行。我高中毕业，達到他的上限。第三，人要单纯，他是指社會關係要單純，结过婚没关系，最好没得娃儿。他说八年來，親友介紹的女人沒有一个排也有一个班，他看女人都看得麻木了。有的年紀太輕小二十歲，說不定是在幫別人養，不干；有的是縣疙瘩向陽花，戶口在農村，迁進城市太麻烦，不值；有的結過婚，帶個娃兒來同柳晴抢糖吃，他無法接受。

 他说，我是他打起灯笼都难找的合意人。他兴奋地同好友邓益知聊我，谈了几个小时，烟头装满了一個三五牌的香烟廳。

 你看，老柳多有頭腦，他对感情婚姻如此冷静理智，一条一款先作规定，再“比着箍箍買鴨蛋” ，這樣找對象多麼新鲜有趣。對比起來，我這個勞改十年，像在修道院里修了十年的修女，觉得自己很蠢，從没想过要找什么样的人，像物理课讲的分子作“布朗运动”随机地碰，碰上了，把他放在想象里，按照歌里唱的、书上读的、电影院看到的那些美不胜收的爱情故事，自我加工美化，以為他就是夢中情人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七六年，文革十年下来，灵魂革掉了，只剩下横流的物欲人欲，连爱情婚姻也成了炒十景，把七股八杂与感情根本无关的东西都塞了进去。“一套家具，二老归天，三转一响（自行车两转，缝纫机一转，收音机一响），四季發財，五官端正，六親不認，旗(七)開得勝，八面玲瓏，酒（九）烟不沾，十分听话”之类的混帳女性择偶標準的順口溜风靡一时。這是當時社會思潮的真實寫照。欣赏“只要有爱情，你的铺盖加上我的铺盖，你的床板拼上我的床板，我们就是一家人”，欣赏“我穷，但是志不穷”，“我穷，但是我有梦”观点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
我崇尚愛情至上，不允許攙雜任何雜質。愛情不是去趕場，別忘了拎个口袋帶足鈔票；愛情不是出門旅遊，冷靜清點一二三四都带齐，什么也别漏；愛情不是先秤秤自己有幾斤幾两，可以讨价还价卖個好價錢。愛情是無歇息地和他一齐向前行，不停頓地付出自己。他是高官，我為他持家教子；他是平民，我為他做飯縫衣；他是叫花子，他拿打狗棒開路，我提討飯篮跟隨。只要有愛情，有钱没钱，日子都一樣的甜蜜。
 我同老柳的观点很不相同，但是，这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他向我表达了爱意，三十五個年頭我在冰水里度过，今夜，我心里一片温暖。

就这样，我开始了今生今世最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一段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大約多数是庸人）的臭皮囊无法抗拒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的历程。

    我開始經常想念他。

我們經常在重庆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園約會。傍晚，我俩一起欣赏只有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才能見到的灯光海洋，我們坐在紅星亭裡長談，几十年放在心里的话，今天打开了闸门。打火機掉下了坡，他去揀，揀回打火機，涼鞋又滑了下去。夜深人静，我们沿石階緩緩而下，查夜的民兵差點帶我倆去派出所扣押，說是这大年纪十點過還不歸家，不像是好人。分手了，剩余的話滯留在肚子裡，明天餿了怎麼行。

 老柳的母親剛剛病逝，是她幫忙把小柳晴帶大，現在丟下三代男人，裡外擔子壓在老柳一人肩上。老柳要出门挣钱謀生，家里最大的難題是他八十歲的老父親弱不禁風，无能为八歲的孙子做午飯，也管不住這個小頑童，小頑童放學後不思回家在外面贪玩，耽心他学壞。老柳的家需要有个人統领。
    貧下中農出身的柳其暢根正苗紅，十五歲謊稱十七參加志願軍赴朝鲜打美帝。一起去的三個同學血洒疆场，就他活了下來，子彈只擦破他膝蓋上一塊皮。他參加过上甘嶺戰鬥，砲火轟鳴的間歇中，小青年还有心思給高中情人寫信。他隨著大兵團直搗南韓，已深入腹地登上山頭，漢城的燈火影约可見，得意之时，才發現中了奸計，钻進了人家安置的大口袋里，他们被美韩军队横切成小塊，一小塊一小塊吃掉。数量巨大的中国志愿军當了俘虜，爱国的败兵柳其暢和他的战友们在北斗星的指引下，歷盡艱辛逃回北韓。

    路上，老柳他们抓了三個土耳其兵，“繳槍不殺，志願軍优待俘虜” 。暂停退却休息时，三個俘虏坐在一个给炸烂的断桥上，突然背後一排子彈射过来，刚才还在摇晃着腿聊天的土耳其兵应声而倒。送命的原因是他們磨磨蹭蹭，影響部隊撤退。
    同时，他們救起了一位掉在水裡狼狽逃竄的战士，他就是日後的將軍李德生。数年后，老柳打成右派走麦城，曾写信哀求李将军看在当年救过他性命的份上救柳兄弟一把，李德生已不记得柳其暢了。

    五五年朝戰結束老柳光荣地回到中國，五七年，上面奖给他一頂“右派”帽子，開除軍籍，回家自謀生路 。二十一歲的柳其畅视部队是他终生的家、是他的命，他给人从家里赶出来，不要他活命，濃密的頭髮一撮撮掉，年紀輕輕就禿了顶。

  他忘了“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父母” 不批准他和高中同学心上人江爱結婚，因為她的姑媽是國民黨參議員，老柳深感不满。憑他出身好的金字招牌，憑他十五歲穿軍裝保家衛國，憑他九死一生從資本主義南韓逃回社会主義北朝鮮，憑他在部隊是優秀幹部預備黨員，他要給“父母” 提意見，較个勁出口氣。明明是報上看的右派言論，他說是他自己的觀點，明明上面不打算整他叫他住口，他偏要说下去，你能把我怎么样。拼死拼活要上沉船，一船人沉下去他也没幸免。


 与江爱婚姻未成，前途斷送，柳其畅灰头土臉从军队回到家。父母親猜到兒子大約是出事了，他不說，他們也不問，好像兒子剛放學回来。孩子啊，肚子餓了吧，先吃點紅薯墊個底吧。

  這才不是口头自诩的父母。
在北碚工廠當鉗工，牆報辦的好，廠方领导向〈〈上甘嶺〉〉劇本作者介紹，就是这个右派柳其暢，他参加过上甘嶺战斗，你可以采访他。实打实拿命拼的參戰者变成右派，在摇笔杆写剧本的作者面前抬不起头，柳其畅憤憤离开。到了市中區信封廠，他同一幫婦女糊信封。文化大革命開始，婆婆客们要革命，指令柳其畅胸口必需掛个“黑五類”牌子，以示与革命群众的区别。他留下一张條子“這是對我的人格侮辱”，扬长而去。

他賣過補藥，滔滔不绝的口才，說服過路人下决心補身體；他卖過秘方單方小冊子，聽眾自覺自願为家人为亲友为自己掏腰包，自己当医生；他剃過頭，走街穿巷把剃頭刮子彈得當當響，为男女老少上門服務。他現在洗照片，白天出門收货，晚上回家印洗。也有朋友為他招生意大家分成。
這種私人生意是“資本主義尾巴”，是文革的對象，工商行政管理局派出大量的“精蹦的鯽殼” 和“祖國的花朵” 追割這些“尾巴” ，追得他們雞飛狗跳，到別處開闢新市場。損失当然是難免的，剃頭工具相片框子補藥單方被沒收，有的倒霉鬼還被抓去坐班房。老柳机灵運氣又好，东西给没收过，但不曾坐过班房。挣这种辛苦钱时多时少不穩定，但总收入还是比普通工人多很多。
不久，我又住院了，上次是切除胆囊，这次是胸膜发炎（结核菌进入胸膜引起的）。

狱友骆隽文介绍我住进他上班的江北第三人民医院，该院条件简陋，但费用低廉。骆和他的狱友太太侯箐都是我的好朋友，就住在医院不远的宿舍里。

我与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同室，她的天真无邪和“亚非拉叔叔阿姨请你到我家，请你到我家，我家住在红岩下，住在红岩下……”清脆悦耳的歌声，使我想起那個無憂無慮生活在自己明亮世界裡的小齐家贞，我年轻了。

我俩倚在窗台上看伍疯子发疯。今天，他蓬头垢面的脸上喜气洋洋，破烂不堪的衣服上加栓了一根领带——比他裤腰带宽一点干净一点的布条，双脚趿着无后跟布鞋，摇摇摆摆得意地走在最前面，后面是一大帮喧哗著欢腾著的追随者，一路浩荡地开到裕丰纱厂的坝子里。

伍疯子登上戏台，他今天特别高兴，那么多观众正聚集在台下看他表演。他手舞足蹈像在做广播体操，沿着舞台转圈，似乎在表演他想象中的舞劇。

我和小女孩离得太远，从楼上看过去，伍疯子只是一个小黑点。突然，大约是小黑点感到热，他开始脱衣服，一边舞圈子一边脱，索性都脱，把一件一件脱下的衣裤堆成小丘，最后，一丝不挂，小黑点变成个小黄点。女观众们吓坏了哇哇叫，好象有鬼追，早跑得一个不剩。男同胞则欢声震天，男人的侗体他们也爱看，并且还为伍疯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热烈鼓掌。我和小女孩只知他已是裸体，但什么也看不清，所以没给吓跑，只觉得有趣极了，开心得不得了，还放肆地大喊大叫起来。

突然，人群中有人发现医院楼上居然有两个女观众。于是，男观众们由点到面地转向我俩，他們朝我俩呐喊呼叫，热烈赞扬我俩有勇气看光身子男人。吓得我和小女孩赶紧缩回脖子，不知躲到何处才安全。

怪不得人们，包括我在内，那么喜欢看疯子，一发现谁是疯子，便兴致勃勃紧追不舍，他们反常的言行，令每个人都放肆地笑，笑够笑死。我体会到那是因为在疯子的带领下，非疯子也变成了疯子，走到哪里疯到哪里，解除了灵与肉的“纽扣”和“裤腰带”——象伍疯子在舞台上那样，完全不受約束，活得随心所欲，随处是世外桃源。

这是自我被捕后近十五年来第一次毫无拘束的彻底的笑。我曾经非常爱笑，有事笑，没事也笑，赊賬赊来笑，说一句半句俏皮话就能像狗拉尿似地走几步拉几滴走几步拉几滴地笑，笑得收不了场。

十年劳改和延续的苦难，像暴风雨无情地冲刷掉我爱笑的天性，像利剑割断了我爱说俏皮话的舌头，我变得过于的一本正经，过于的严肃刻板，不近情理。兴国见我穿了一件粉红小花衫，高兴地说：“姐姐好操呀（穿得漂亮） 。”我认为他是在指责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马上沉下脸不高兴了。别人难以同我相处，我自己也活得了无生趣。

现在，我有男朋友了，相信爱情会使我重新快乐轻松起来。 

医院离城挺远，除了父亲弟弟来看过我，老柳也来过几次，还写了信，信上说“你有‘核’武器并不可怕，我们一起战胜它”，信的最后还风趣地给我一个美国总统“卡特式的致意”。他的文章充满才气，写得一手好字。

 住院期间，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附近农民喜爱种植桃树，此时，家家都点缀成粉红色的花园。医院不远处，有座桃花山，遍山遍谷怒放的桃花，把整座山装扮成粉红色，极尽富贵，极尽端庄。春天就要来了，春天先到桃花山。

 我和老柳奔向桃花山，山顶有一座塔，象美女亭亭玉立在粉红色钻石上。我们爬上塔顶，被粉红色的光芒包围，心花怒放。

塔顶墙上刻着“美哉，桃山”，“人间仙境”以及某人某日在此一游的留言，我俩也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刻在那里。遗憾的是空隙太小，我俩的名字无法放在一起，一个上一个下，相隔得老远。我后悔，要是老柳先刻就好了，那我一定在尽可能靠近他的地方刻下我的，哪怕字小一点，也没关系，两个人的名字应当在一起。此时，我俩的身体相距很近，只要一伸手，他就可以把我揽进他的怀里，只要一低头，他就可以親我。我期待着，心怦怦地跳。

他转过头说：“上面很冷，我们回医院去吧。”

老柳对我讲过一句很动情的话： “你十年青春在监狱里浪费，我要尽最大的努力使你得到补偿。”他一语中的，说到我的心坎里，世界上没有第二句话更能震撼我的心。他是我生命中第一个讲这句话的人，单这一句话，已足够令我下决心跟他一辈子了。

 我被温情催眠，做着梦，细细咀嚼他数量不多但分量很重的甜言蜜语，幻想着与他结合后生命的幸福。一切都像小说描写的那么美好圆满。
那天，老柳对我说：“我们结婚吧！”我快乐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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